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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丹麦北极战略转型中的锚点？
肖　 洋１

（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

摘要： 丹麦在北极事务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是冰上丝绸之路的沿线国家。 格陵兰是丹麦王国

参与北极事务的地理依据，以及实施北极战略的基石。 如今，格陵兰成为一个内政完全独立，
只有防务、外交事务暂由丹麦代管的过渡性政治实体。 丹麦 ２０１６ 年出台的《变革时期的丹麦

外交与防务》和《国防部未来在北极的任务》，强调了丹麦王国作为“北极超级大国”的地位，标
志着丹麦北极战略从温和保守向主动进取转变。 丹麦北极战略的转型，既是北极地缘政治格

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更来源于丹麦王国内部的分裂危机。 抓牢格陵兰这一战略锚点，
坚持“丹麦王国是不可分割的单一行为体”，是丹麦北极战略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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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作为北冰洋沿岸国家，一直将北极视

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地区，于 ２０１１ 年出台了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丹麦王国北极战略》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然而，鉴于当前北极地区同时存在治理主体全球

化与大国军事对抗的风险，丹麦政府随即更新了

北极战略文件。 ２０１６ 年 ５—６ 月，丹麦外交部和

国防部先后公布了《变革时期的丹麦外交与防

务》 （Ｕｄｒｅｄｎｉｎｇ： Ｄａｎｓ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 ｏｇ ｆｏｒｓｖａｒ ｉ ｅｎ
ｂｒｙｄｎｉｎｇｓｔｉｄ）和 《国防部未来在北极的任务》
（ Ｆｏｒｓｖａｒｓｍｉｎｉｓ ｔｅｒｉｅｔｓｆｒｅｍｔｉｄｉｇｅ ｏｐｇａｖｅｌøｓｎｉｎｇ ｉ
Ａｒｋｔｉｓ），明确了丹麦王国作为“北极超级大国”

的身份定位，①并提出了加强在格陵兰军力部

署的防务计划。 这“一文一武”的政策举措，标
志着丹麦北极战略开始从保守型向进取型转

变。 由于北极治理的议题设置长期由俄、美、
加等北极大国所主导，且制度安排也缺乏有效

约束力，丹麦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地缘优势与

话语权劣势之间的矛盾，并且独自积累与其他

北极国家的谈判筹码、提升丹麦在北极地缘政

治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而战略地位不断抬升

的格陵兰，自然成为丹麦北极战略转型的锚点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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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丹麦北极战略转型的内在

逻辑与外部环境

１．１　 丹麦北极战略转型的内在逻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丹麦王国北极战略》首次明

确了丹麦的北极战略目标为“应对北极事务日

趋国际化”和“巩固丹麦作为北极行为体的地

位”，并列举四个方面的工作议题。 一是维持北

极的和平稳定和主权管理。 主要任务包括：依
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北冰洋划界争端；
改善相应安全防范基础设施以加强北极海事安

全；加强丹麦在北极领土的主权控制。 二是提

升格陵兰的自我可持续性经济发展。 主要任务

包括：在最严格国际环保标准下开采矿物资源；
推广使用可持续能源；合理开发海洋生物资源；
开拓新型北极经济发展模式；保持极地科研领

先地位；促进在北极公共健康和文化领域的合

作。 三是在北极环境与气候科研信息的基础上

管理北极事务。 主要任务包括：完善北极知识

体系；建立北极防污措施和环保标准。 四是加

强北极治理的国际合作。 主要任务分为全球合

作———强调丹麦要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

全球性国际组织围绕北极气候与环境变化、北
极航运安全和原住民权益保护等北极事务进行

协调；区域合作———包括加强与北极理事会、欧
盟、环北冰洋五国集团、西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

等地区性组织进行双边与多边对话。①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０ 年丹麦王国北极战略》定下的基调是对话

与合作，注重从国际机制、环境保护、国际贸易

等维度提升丹麦在北极事务的影响力，因此从

一开始就兼具区域与全球性视野，②不仅重塑丹

麦作为北极地区“全球性行为体”的角色，更敏

锐地觉察到北极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中的分量不断加大的事实，从而将格陵兰定位

为丹麦能够在北极事务中 “有所作为” 的奠

基石。
《变革时期的丹麦外交与防务》则从外交与

国防两个方面进一步细化了任务分工，列举出

六大议题体系。 一是建立基于丹麦国家利益的

北极外交政策，同时寻求与其他利益攸关方的

共同利益。 任务有三：维护在北极事务中的事

实存在；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维护先进的北极

专业知识体系。 二是评估 ２０３０ 年之前的全球

与欧洲经济发展前景与地区安全局势，确定丹

麦的北极区域战略以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为重

心。 三是改革北极外交的工作体系。 任务有

四：增大对涉北极外交的资金投入；招聘具有处

理北极事务经验的外事人员；将传统外交渠道

与非正式外交渠道相结合，构建北极外交网络；
在欧盟框架下，与荷兰、北欧、波罗的海国家开

展多边与双边合作。 四是大力开展经济外交，
绿色开发格陵兰的自然资源。 主要目标是建立

跨区域经贸伙伴网、为北极经济开发提供政治

保障。 五是加强在格陵兰的防务力量。 任务包

括四个方面：巩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进行军民

并举的北极军事演习；维持国防支出占 ＧＤＰ２％
的比率；提升丹麦军队在格陵兰进行监控、巡逻、
搜救的能力。 六是建立三维伙伴关系网。 欧洲

维度是指维护与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大国，以
及北欧国家的友好关系；跨大西洋维度是指借助

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力量，维护丹麦（欧洲）在北

极的安全利益；亚洲维度是指通过加强与印度的

战略伙伴关系，来推动北极的商业议程。
由此看来，相对于《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丹麦王国

北极战略》由外至内的、以环境保护为主旨的北

极战略决策思维，《变革时期的丹麦外交与防

务》则采取由内到外的方式，以国家安全和经济

发展为主旨，注重提升自身的北极战略实施能

力，尤其是加强丹麦王国内部的凝聚力，特别是

从军事方面加强对格陵兰的控制，逐渐减少对格

陵兰经济发展的援助，以削弱其走向独立的经济

实力。 可以说，丹麦的北极战略，逐渐从重视环

境保护、制度构建、外交斡旋等温和路线，向既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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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江：“丹麦北极战略分析”，载刘惠荣著：《北极地区发

展报告（２０１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３１－１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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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极地环境保护、经济发展、科学研究等软实力

建设，又重视北极防务能力、主权护持与领土管

辖能力等硬实力建设的复合路线转型。

１．２　 丹麦北极战略转型的外部地缘环境

丹麦之所以在出台官方北极战略的五年之

后，更新北极政策体系，还在于北极地缘环境发

生了新的变化。
一是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网络化”趋势明

显。 与冷战期间明显的“对抗型”二元结构不

同，当今北极地缘政治格局在全球环境政治的

大背景下，呈现出由国际组织、国家、次国家行

为体组成的复合型、网络化地缘政治格局。 例

如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北极海域管

辖体系，以北极理事会为平台的地区环境保护

与搜救合作体系，以北方论坛为代表的次区域

社会发展与原住民权益维护平台，各自构建了

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国际规范，逐渐叠加成北

极治理的制度网络，增强了北极政治格局的内

在整合力。① 丹麦是北极东北航道与欧洲、北美

相连的枢纽国家，具有成为亚—欧—美北极海

运中转贸易国的潜力，同时肩负着推动欧盟加

入北极理事会的重任，当前的北极地缘政治格

局的演变，有利于丹麦获取在北极事务上的话

语权，唤醒雌伏已久的大国志向。
二是北极地缘经济格局向多元化方向发

展。 随着北极航运和大规模的北极资源开发步

入实践阶段，使得芬兰、挪威等北冰洋沿岸国家

纷纷开展对中日韩等非北极国家的经济外交，②

促其参与北极自然资源开发和航运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当北极暖化带来的经济机遇变为现

实，自然使得北极国家纷纷开展竞争性招商引

资，借助外力发掘广袤北极地区的战略潜力，这
也推动丹麦政府重新调整以环境保护优先的北

极外交理念，增补了经济外交的元素，同时加大

在格陵兰的资源与航运开发的布局力度，以格

陵兰为锚地，掀开丹麦参与北极经济开发的

序幕。
三是北极地缘军事格局呈现“斗而不破”的

特征。 虽然北约对俄实施的“双钳攻势”将军事

触手延伸到波罗的海和巴伦支海，③但无论是俄

罗斯的反制措施还是北约的试探性军事部署，都
以中小规模的威慑性军事演习为主，避免在北极

爆发大规模冲突，也没有让丹麦、芬兰、瑞典等国

陷入在美俄之间“选边站”的困境。 丹麦北极外

交的思路非常清晰：在美欧与俄罗斯两大强权竞

逐的情形下，丹麦将坚守温和中立路线，以避免

卷入北极地区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④

四是北极地缘科考格局呈现“排他性开放”的
特征。 北极科考的本质是战略性而非学术性，因为

对于陌生而广袤的北极地区，一国的科考能力越强

大、科考设备越先进、科考成果越丰富，就必然在北

极划界、军事对抗、战略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不

只是为北极航运和资源开发做好信息储备。 因此，
北冰洋沿岸五国在北极科考领域形成了集体垄断。
例如，北极国家借助北极理事会下设的“科学合作

任务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出台

了《加强北极国际科学合作的协议》（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⑤明确规定由北极八国主导未来的北极

国际科考合作。 丹麦坐拥格陵兰这块天然的北

极科研宝地，又掌握领先的极地科研技术，自然

会采取“以场地换名气”的北极科考外交策略，
在提升本国北极科研实力的同时，增强对其他

北极国家的极地科技竞争力。

二、丹麦北极战略转型面临的内部掣肘

２．１　 丹麦与格陵兰关系的历史脉络

１２６２ 年，格陵兰被纳入挪威王国版图，后因

战争、黑死病等原因造成挪威人口大量减少，挪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郭培清、卢瑶：“北极治理模式的国际探讨及北极治理实

践的新发展”，《国际观察》，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５６ 页。
孙凯、吴昊：“芬兰北极政策的战略规划与未来走向”，

《国际论坛》，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１９－２３ 页。
肖洋：“北约对俄‘双钳攻势’的波罗的海拐点”，《太平洋

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４０－４１ 页。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ｏ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２０１１，ｐｐ．４９－５４．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ｓ， ２０１７， 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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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王国被迫将中央政府、大学等迁往哥本哈根，
成立丹麦—挪威联合王国，国家权力逐渐被丹麦

国王掌握。 １８１４ 年，在拿破仑战争中战败的丹麦

国王，与瑞典签署了《基尔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Ｋｉｅｌ），
将挪威割让给瑞典，以换取瑞典在波美拉尼亚

（Ｐｏｍｏｒｚｅ）的控制权，但将挪威的三个属地———
格陵兰、冰岛和法罗群岛划为丹麦殖民地。 随着

１９４４ 年冰岛共和国成立，如今，丹麦王国的领土

由丹麦、格陵兰和法罗群岛组成。 根据丹麦 １９５３
年宪法规定：丹麦王国的主权事务由丹麦政府和

议会负责，格陵兰与法罗群岛的自治权由丹麦法

律而非国际条约确定。① 自 １８ 世纪以来，法罗群

岛和格陵兰就是丹麦王国的一部分，但各自保

持相对独立的历史与文化特征，法罗群岛和格

陵兰分别于 １９４８ 年和 １９７９ 年获得地方自治权。
２１ 世纪以来，格陵兰“独立化”趋势成为丹

麦北极战略转型的最大变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格陵兰高度自治生效，获得了立法权和司法

权、金融监管与审计权、对矿产资源开发和海空

事务的管辖权，并与丹麦分享格陵兰油气开发

的收益，格陵兰语取代丹麦语成为官方语言，是
日即为格陵兰的国庆日。② 虽然丹麦中央政府

控制着格陵兰的外交、防务和货币政策，每年给

格陵兰自治政府 ３４ 亿丹麦克朗的补助金，但随

着格陵兰矿业收入的增加，补助金将被逐年削

减。 时至今日，格陵兰成为一个内政完全独立，
只有防务、外交事务暂由丹麦代管的过渡型政

治实体，具备了建国的基本要素，理论上随时都

可以宣告独立。③ 从长远看，格陵兰独立对于北

极地缘战略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于其位于美欧

战略要冲的枢纽位置，更在于一个格陵兰国的

诞生，将意味着丹麦彻底丧失作为北极国家的

合法性身份。 因此，美国、欧盟和区域外国家都

竞相拉拢格陵兰，给丹麦带来巨大的战略压力。

２．２　 丹麦与格陵兰的内部纷争

经过丹麦两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格陵兰和

法罗群岛深受丹麦“同化政策”的影响，从政治

文化层面来看，丹麦王国是“丹麦的王国”。 至

今丹麦的国内政治语境，仍然很少区分丹麦、格

陵兰、法罗群岛的国民身份与文化差异，格陵兰

的因纽特人既要学习丹麦语，又要接受以丹麦

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习俗。④ 由于丹麦掌握了代

表丹麦王国三大组成部分的话语权，从而潜在

地将格陵兰和法罗群岛的利益置于哥本哈根的

利益之下。 在这种政治语境下，格陵兰和法罗

群岛难以找到有效的政治话语空间。 因此，这
两份北极战略文件的出台，并没有增强丹麦国

内的政治合力，相反加剧了丹麦与格陵兰自治

政府间的紧张关系，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参与北极事务的代表权之争。 由于丹

麦政府在北极政治领域曾实现权力下放，给予

格陵兰进行独立北极外交的机会。 例如，当丹

麦外事大臣有事时，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曾多

次在北极理事会上代表丹麦王国。⑤ 然而，随着

北极理事会在北极治理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大，
丹麦坚持收回丹麦王国的代表权，从而压缩了

格陵兰自治政府为数不多的外交活动领域。
二是国家身份的话语权之争。 丹麦政府积

极参与北极事务的重要标志是以“丹麦王国”为
代表的身份塑造。 丹麦中央政府的话语构建策

略，是将“丹麦王国”描述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

的、单一的国际行为体，刻意掩盖了丹麦、法罗

群岛和格陵兰岛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 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丹麦王国北极战略》出台后，丹
麦政府不再提及王国内部的不同单位以及格陵

兰的独立前景，而以“丹麦王国”取代“丹麦—格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 “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Ｓｔａｔ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ｍ．ｄｋ ／ ＿ａ＿２７５２．ｈｔｍ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ｎａａｌａｋｋｅｒｓｕｉｓｕｔ． ｇｌ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ｏｆ －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 Ａｂｏｕｔ －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Ｕｌｒｉｋ Ｐ． Ｇａｄ，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Ａ ｐｏｓｔ－Ｄａｎｉｓｈ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１， ２０１４，
ｐｐ．９８－１１８．

潘敏教授的会议发言：“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ｕｎ．１９－２１， ２０１７。

Ｄａｍｉｅｎ Ｄｅｇｅｏｒｇｅｓ，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Ｒｏｙａｌ Ｄａｎｉｓｈ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３，ｐ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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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兰”，例如“丹麦王国”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 ／
Ｋｏｎｇｅｒｉｇｅｔ Ｄａｎｍａｒｋ） 一词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丹

麦王国北极战略》中出现了 ４８ 次，在《变革时期

的丹麦外交与防务》和《国防部未来在北极的任

务》中分别上升到 ６４ 次和 ９７ 次。①

三是国家防务的主导权之争。 格陵兰自治

政府对丹麦中央政府的北极防务战略，采取了

“合作”和“抵制”两种策略。 温和派的格陵兰

执政党“前进党” （Ｓｉｕｍｕｔ）主张合作，认为应该

在批评丹麦“家长制”作风的同时，加强格陵兰

在丹麦王国外交、国防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力度。
例如，该党党首、格陵兰总理金·基尔森（Ｋｉｍ
Ｋｉｅｌｓｅｎ）就参与到丹麦军机采购的国会讨论，不
支持丹麦政府购买昂贵的 Ｆ－３５ 战斗机，认为这

款第五代战斗机是为了执行丹麦在其他地区的

作战任务，而对格陵兰的防务毫无助益。② 反对

党“因纽特人共同体”（ Ｉｎｕｉ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主张抵

制，其坚持认为既然丹麦王国是由丹麦、格陵

兰、法罗群岛组成的统一国家，那么丹麦王国的

外交和防务政策理应反映格陵兰的利益诉求。
然而，《变革时期的丹麦外交与防务》只反映了

丹麦的利益，而忽视了格陵兰的利益，格陵兰应

根据自身的利益来独立构建外交与防务政策体

系。③ 事实上，格陵兰本土政党的这两种策略，都
会导致丹—格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丹麦王国的外

交政策已经成为丹麦—格陵兰较劲的舞台。
丹麦北极战略转型的先决条件，是维持格

陵兰作为丹麦王国组成部分的宪政安排，同时，
坚决捍卫丹麦代表丹麦王国的身份优势。 在此

基础上，丹麦一方面通过减少对格陵兰的援助

力度，尽可能弱化格陵兰激进式独立的经济基

础，另一方面，则从军事和外交领域双管齐下，
加强对格陵兰的主权控制，稳固丹麦参与北极

事务的合法性依据。

三、丹麦北极外交的转向轨迹

《变革时期的丹麦外交与防务》强调丹麦王

国应“有效追求在高北地区的利益”，彰显“一个

北极超级大国”的地位。 总体而言，丹麦通过深

入分析传统外交议程的具体政策方案和举措，明
确指出新时期的丹麦北极外交，仍然坚持以“地
区合作”维护丹麦的北极利益。 具体部署包括四

大举措：维护丹麦在北极理事会的核心成员国地

位、深化与北极国家的领土划界磋商、推动北极

科技外交、开展对东北亚国家的北极经济外交。
首先，借助北极理事会的权力格局提升丹麦

的国际地位。 丹麦于 ２００８ 年举办了北极理事会

伊卢利萨特会议，参会的北冰洋沿岸国家赞成丹

麦政府关于深化北极理事会框架内的区域合作

的倡议，这也变相承认了丹麦跻身于北极核心利

益集团的合法性身份。 事实上，丹麦努力维护北

极理事会在北极治理秩序中的权威，使得其他北

极国家也颇为受益。 《伊卢利萨特宣言》框定了

延续至今的北极治理秩序———将北极国家，特别

是北冰洋沿岸国家置于北极理事会决策结构的

顶点，这使得丹麦和挪威也获得了与美、加、俄同

等的特权地位。 因此，丹麦北极外交的长期重

点，就是努力维护这一具有明确决策等级结构的

地区秩序，只有在获得这种制度特权的基础上，
丹麦才有迈向北极大国的可能。

其次，对北极国家开展北极划界外交。 作

为北冰洋沿岸国家，丹麦存在对北极领土的主

权诉求，例如，丹麦与俄罗斯都声称对北冰洋罗

蒙诺索夫海岭（Ｔｈｅ Ｌｏｍｏｎｏｓｏｖ Ｒｉｄｇｅｓ）与北极点

拥有主权，丹麦与加拿大围绕作为西北航道枢

纽的汉斯岛（Ｈａｎｓ Ｉｓｌａｎｄ）的争夺也已持续了近

一个世纪，但同时也能与相关北极国家保持着

动态平衡关系，２００８ 年北极理事会伊努利萨特

峰会中，丹麦与其他北极国家就开始商讨在既

有国际法框架下如何分治北极的事宜。④ 作为

２８

①

②

③

④

笔者以“丹麦王国”为例，对这三份丹麦王国的北极政策

文本进行了词频对比，发现丹麦中央政府始终把握着政治话语权，
并出现了侧重于强调丹麦—格陵兰的共有身份（丹麦王国）、弱化

自有身份（丹麦—格陵兰）的用词趋势。
Ｄｅ Ｌａｒｒｉｎａｇａ， 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Ｆ－３５ ｆｏｒ Ｆｉｇｈｔｅｒ 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 Ｊａｎｅ’ ｓ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Ｗｅｅｋｌｙ， Ｍａｙ １８， ２０１６， ｐ．５．
“Ｆｏｒｓｖａｒ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ｔｓ ｆｉｎａｎｓｉｅｌｌｅ ｒｅｇｎｓｋａｂ ２０１６”， Ｋｏｎｇｅｒｉｇｅｔ

Ｄａｎｍａｒｋ Ｆｏｒｓｖａｒ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ｔ， Ｍａｒｔｓ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ｎ．ｄｋ ／ ｖｉｄｅｎ⁃
ｏｍ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ａｒｌｉｇｒｅｄｅｇｏｅｒｅｌｓｅ ／ ｆｍｎ－ｆｉｎａｎｓｉｅｌｔ－ｒｅｇｎｓｋａｂ－２０１６．ｐｄｆ．

柳思思：“‘近北极机制’的提出与中国参与北极”，《社会

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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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力有限的国家，丹麦最为惧怕其他北极

大国采取武力威慑的方式进行自发性“圈地”。
“通过基于国际法的谈判来共同探寻北极地区

边界的绘制原则，尤其是与俄罗斯继续进行对

话与合作，符合丹麦和其他北冰洋沿岸国家的

利益。”①因此，丹麦的北极划界外交的特点是：
对所有涉及北极领土归属、划界、防务等高敏感

度议题的讨论、研究与决议，都保持高度的克制

和耐心，主张以谈判磋商达成共识。
再次，推动北极科学外交。 丹麦具有开展北

极国际科学合作的丰富经验，例如，早在第二次

国际极地年（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期间，丹麦就在格陵

兰岛上建立了多个永久性观测站，与其他国家进

行北极气候、海冰漂移、地磁等国际合作。 《变革

时期的丹麦外交与防务》提出丹麦王国应通过举

办国际北极科学会议，将科考资源极为丰富的格

陵兰建设成为北极科学中心，来改善丹麦在北极

地区的公共外交成效。 目前，哥本哈根大学格陵

兰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率先在格陵兰建立设施完善的北极科考站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主要从事迪斯科（Ｄｉｓｋｏ）湾的

北极露脊鲸观测研究工作，吸引了冰岛、挪威、
日本等远洋捕捞大国的关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中国国家海洋局与格陵兰自治政府签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与格陵兰教育、文化、
研究和宗教部科学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中国

在格陵兰建立北极科考站、开展北极科考打下

坚实的基础。②

最后，对亚洲国家开展北极经济外交。 《变
革时期的丹麦外交与防务》建议通过建立“北极

投资银行”（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来增强北极

地区的招商引资能力。 如今，韩国和中国的公

司已经投巨资参与了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亚马尔

液化天然气项目，日本和中国的大型石油和天

然气公司的作业范围日益接近挪威和冰岛的大

陆架，亚洲国家对北极资源开发的投资热情，使
得坐拥格陵兰这类资源宝库的丹麦政府，对北

极气候变化、海洋贸易、航运以及自然资源开发

等最新发展趋势了如指掌，做好了应对北极经

济全球化的准备。③为了获得亚洲国家的好感，

丹麦政府支持亚洲国家晋级为北极理事会永久

观察员国的申请，鼓励亚洲国家在尊重北极国

家主权诉求的前提下，参与北极航运贸易、气候

变化和自然资源开发等经济合作。
总之，丹麦政府意识到，当前所有北极国家

都致力于区域合作、维持北极治理的现状，尽力

化解北极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紧张局势。 只要

俄罗斯和美国在北极事务上能够保持军事克制，
丹麦的北极外交就有了能够纵横捭阖的空间。
因此，丹麦的北极战略新动向延续了合作导向型

的总体目标，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建

立相对友好的关系，并进一步强化北极理事会等

区域治理机制。④ 丹麦的北极外交关注维持现

有合作秩序，在北极稳定的战略环境下，充分发

挥北极治理议题设置倡议国的软实力，为塑造

北极事务大国形象披上了一件柔性外衣。

四、丹麦北极战略转型的防务谋略

北极地缘战略地位的快速抬升，以及全球

所有大国都介入北极治理与经济发展，都促使

丹麦重新审视北极领土的防务问题。 虽然《变
革时期的丹麦外交与防务》描绘出一幅以东北

航道为基础、以格陵兰为转运枢纽的欧亚美海

运贸易宏大愿景，然而，丹麦开发东北航道，采
取的是以格陵兰为起点，沿着北冰洋沿岸逐渐

东移的渐进式策略。 这就是说，丹麦要想搭乘

北极航道开发的“黄金列车”，其第一站就是挪

３８

①

②

③

④

Ｄａｎｓｋ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 ｏｇ ｆｏｒｓｖａｒ ｉ ｅｎ ｂｒｙｄｎｉｎｇｓｔｉｄ—Ｖｅｊｅｎｆｒｅｍ ｆｏｒ
Ｄａｎｍａｒｋ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ｒｏｇｖæｒｄｉｅｒ ｍｏｄ ２０３０， ２０１６，ｓｓ．３４－３７，Ｋｏｎｇｅｒｉｇｅｔ Ｄａｎ⁃
ｍａｒｋ Ｕｄｅｎｒｉｇ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ｔ， ｈｔｔｐ：／ ／ ｕｍ． ｄｋ ／ ｄａ ／ Ｕｄｅｎｒｉｇｓｐｏｌｉｔｉｋ ／ ａｋｔｕｅｌｌｅ －
ｅｍｎｅｒ ／ ｄａｎｓｋ－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ｏｇ－ｆｏｒｓｖａｒ－ｉ－ｅｎ－ｂｒｙｄｎｉｎｇｓｔｉｄ ／ ．

国家海洋局：“陈连增副局长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海洋局和格陵兰教育、文化、研究和宗教部科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签字仪式和拜会丹麦外交部北极大使”，国家海洋局官网，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ｈｙｙｗ＿９０ ／ ２０１６０５ ／ ｔ２０１６０５１６＿
５１６６７．ｈｔｍｌ。

ＬｅｉｖＬｕｎｄ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Ｗｈｙ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Ａｓｉａ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Ｔａｂｌｅ”，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 １８， ２０１４， ｐｐ．
３９－４５．

Ｊｏｎ Ｒａｈｂｅｋ－Ｃｌｅｍｍｅｎｓｅｎ，“‘Ａｒｃｔｉｃ－ｖｉｓｍ’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ｐ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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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海岸线和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科拉半岛，
虽然挪俄两国在 ２０１０ 年签订了《俄罗斯联邦与

挪威王国关于在巴伦支海和北冰洋的海域划界

与合作条约》，但在北冰洋与北大西洋交界地区

尚无此类制度保障，丹麦的陆海边境安全风险

在不断提升，这无疑需要丹麦探索北极防务安

全的新思路。

４．１　 丹麦北极防务现状

作为一个影响力有限的国家，丹麦易受到

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和区域强国的威胁，因此

丹麦奉行防御型战略文化。① 例如，第二次世界

大战使冰岛完全从丹麦王国独立，并挑战了丹

麦对格陵兰的主权。 此外，俄罗斯和美国之间

的任何一次北极冲突，都会使丹麦军队不堪承

受，并推动丹麦更加依赖美国的保护。 丹麦王

国内部复杂的政治关系使其易受外国政治军事

侵扰的伤害，这要求丹麦必须尽快加强对格陵

兰的防务管理。 虽然《国防部未来在北极的任

务》没有详细说明丹麦巡航北极的海空部队规

模、任务频率和覆盖范围，但都表现出强化北极

行动部队的战略思维。 例如，并没有具体说明

新的部队级别，这给予了政府整编北极部队财

政与施行的空间。
丹麦当前永久性的北极军事装备包括两艘

“泰提斯”级（Ｔｈｅｔｉｓ）巡洋舰，两艘“库纳德·拉斯

穆森”级（Ｋｎｕｄ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极地巡逻舰，一艘“阿
格莱克”级（Ａｇｄｌｅｋ）巡逻艇，一架 ＣＬ－６０４“挑战

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巡逻机。 丹麦的“天狼星”北极

巡逻特种部队（Ｓｉｒｉｕ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ａｔｒｏｌ）负责丹麦在格

陵兰的所有地面军事行动，以及远程侦查（Ｌｏ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任务，由于气候限制，每月

只能执行 １０ 天的巡逻任务。② 正是由于北极防

务能力薄弱，制约了丹麦对北极领土的管控权，
推动丹麦国防部重新构建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

计划，例如进一步完善北极—北大西洋联合司

令部（Ｊｏｉｎｔ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ｍｍａｎｄ）。③

４．２　 丹麦未来北极防务路线图

当前，为了加强主权管理和改善北极民众

生活，所有的北冰洋沿岸国家都在加强军事力

量。 丹麦武装部队也已经完成了从领土防御向

远征部队的转变，能够参加丹麦本土之外的作

战任务，尤其是地广人稀的格陵兰。 《国防部未

来在北极的任务》指明了丹麦未来在北极地区

的防务路线图，主要包括：提升北约在北极的影

响力、推动北极司令部的能力建设、加强对格陵

兰的军事管控、维护丹—美盟友关系、建立区域

军事互信措施。
第一，强化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是增强

丹麦安全感的必然选择。 丹麦的国防政策基于

北约所提供的安全保障，而在该保障中，维护丹

麦的领土安全被视为展示北约集体防御优越性

的主要方式。 作为北约成员国，丹麦一再强调

北极在北约集体安全中的重要性，呼吁北约在

北极发挥实质性影响，借此提升丹麦在西方阵

营的综合地位。 俄罗斯从 ２０１４ 年起不断提升

北极战略司令部的装备水平和指挥能力，在某

种程度上推动了北极地区的军事化。 虽然这也

可被视为是一种强化主权的行为，但从北约的

视角来看，则是一种战略挑衅。 因而丹麦一直

试图成为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守门人，力促北约

增强在格陵兰的战略部署，进而提高丹麦在北

约的影响力。
第二，提升北极联合司令部的军事指挥与

作战能力。 一是授权北极司令部监视格陵兰空

域中的商业卫星、欧洲航天局的卫星以及所有

飞行器，派遣护卫舰到格陵兰进行间歇性驻

扎。④ 二是更新丹麦的北极军事装备。 丹麦政

府将 增 添 “ 伊 万 · 休 特 菲 尔 德 ” 级 （ Ｉｖｅｒ

４８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ｋｋｅｌ Ｖｅｄｂｙ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Ｉｔ？： Ｄａｎｉｓ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１， ｐｐ．７１－７４．

Ｊｏｎ Ｒａｈｂｅｋ－Ｃｌｅｍｍｅｎｓｅｎ， “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ｒｃｔｉｃ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
ｐ．３５１．

Ｄａｎｉｓｈ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Ｊｏｉｎｔ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Ｍａｙ． ５， ２０１８，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２． ｆｏｒｓｖａｒｅｔ． ｄｋ ／ ｅｎｇ ／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 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ｍｍａｎｄ ／ Ｐａｇｅｓ ／
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ｓｐｘ．

Ｋｏｎｇｅｒｉｇｅｔ Ｄａｎｍａｒｋ Ｆｏｒｓｖａｒ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ｔ， “Ｓｉｋｋｅｒｈｅ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ｓｋ
ｒｅｄｅｇøｒｅｌｓｅ ｏｍ ｕｄｖｉｋｌｉｎｇｅｎ ｉ Ａｒｋｔｉｓ”， Ｆｅｂ． ２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ｎ．ｄｋ ／ ｎｙｈｅｄｅ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ｋｔｉｓ－ａｎａｌｙｓｅ ／ ｂｉｌａｇ２－Ｓｉｋｋｅｒｈｅ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ｓｋ－
ｒｅｄｅｇｏｅｒｅｌｓｅ－ｏｍ－ｕｄｖｉｋｌｉｎｇｅｎ－ｉ－ａｒｋｔｉｓ．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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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ｉｔｆｅｌｄｔ）护卫舰、“阿布萨隆”级（Ａｂｓａｌｏｎ）支援

舰、Ｆ－３５ 战斗机、反潜设备、破冰船、“全球鹰”
（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ａｗｋ ） 无 人 侦 察 机、 “ 大 力 神 ”
（Ｌｏｃｋｈｅｅｄ）运输机，以提升北极巡逻能力。① 三

是开展北冰洋常态巡航。 在北极夏季向格陵兰

南部海域派驻一艘“伊万·休特菲尔德”级护卫

舰和 Ｆ － １６ 战斗机编队执行北极海空巡航任

务。② 四是大幅增大对北极司令部的经费支持。
额外划拨 １ 亿 ２ ０００ 万丹麦克朗（约合 １ ８００ 万

美元）国防预算到北极司令部，最终使北极司令

部的预算占国防总开支的一半以上，为丹麦在

北极地区的军事现代化提供资金保障。③

第三，加强对格陵兰的军事管控。 为了维

持丹麦对格陵兰的主权，需要有合适可靠的防

御部队作为依撑。 随着北极成为国际政治博弈

的新场域，丹麦利用对格陵兰防务与外交的决

定权，通过三个途径将格陵兰纳入本国北极战

略的总体规划中。 一是强化北极联合司令部的

指挥权威，增强格陵兰（努克）—法罗群岛（托尔

斯港）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组建一支由格陵

兰本土志愿者建立的准军事组织，参与北极司

令部主导的海空搜救、海洋污染防治等任务，增
大对格陵兰海岸的巡防能力。 二是加强对格陵

兰放射性物质的开采管制。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丹麦政府与格陵兰自治政府签署了有关格陵兰

铀和其他放射性物质的出口管制与安保协议。④

三是更新格陵兰军事基础设施，通过租借美欧

的卫星来加强格陵兰通信基础设施，在康格鲁

萨克（Ｋａｎｇｅｒｌｌｕｓｓｕａｑ）常驻一艘“库纳德·拉斯

穆森”级（Ｋｎｕｄ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极地巡逻舰，以及一

架 ＣＬ－６０４“挑战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ｒ）巡逻机。
第四，以图勒空军基地为基础，加强美丹军

事同盟关系。 早在冷战之初，格陵兰图勒空军基

地（Ｔｈｕｌｅ Ａｉｒ Ｂａｓｅ）就成为美国北极战略的重要

锚点，负责为 Ｂ－４７、Ｂ－５２ 战略轰炸机提供起降和

加油服务。⑤ 如今，美军在图勒驻有第 １２ 空间

预警中队（Ｔｗｅｌｆｔｈ Ｓｐａｃｅ－Ｗａｒｉｎｇ Ｓｑｕａｄｒｏｎ），负
责管理 ＡＮ ／ ＦＰＳ－１２０ 相控阵雷达，⑥严密监视北

极上空的所有飞行器，并向美国军方提交全球

洲际导弹的攻击评估，为美国和加拿大北极地

区的军事基地提供后勤支援，执行美加丹三国

的北极联合巡查任务。 随着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俄罗

斯正式组建北极部队，美国也随之扩大在格陵

兰的军事规模，通过设立弹道导弹预警系统，能
够在电离层发射恒定电波击毁试图飞跃北极地

平线的导弹。 可以说，图勒成为美国对抗俄罗

斯的军事集结待命区，格陵兰也再次成为美俄

北极对抗的前沿阵地，因此该岛成为丹麦对美

国的重要谈判筹码。 为了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

系，丹麦政府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西北部增设

军事雷达，从而将格陵兰岛作为美国洲际弹道

导弹预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安抚格陵

兰自治政府，丹麦同意给予其未来能够有效影

响图勒空军基地的权力，并在北极理事会的丹

麦代表团中留给格陵兰一个席位。
第五，推动北极地区军事互信措施建设。

丹麦政府积极与其他北极国家进行密切沟通，
增信释疑，确保《国防部未来在北极的任务》不
被视为军备升级的信号。 其建立军事互信措施

的步骤包括：（１）建立“一个处理北极地区安全

问题的国际结构”以应对逐渐增加的军事活动。
该结构能在紧张时期作为一个进行安全政策对

话的空间，在除俄罗斯之外的北极国家间，建立

一个军队调遣和扩大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的预告

平台。 （２）在目前的地区协商机制中，加强二轨

军事外交的议题场域，以非正式会谈的方式探

讨不容回避的军事安全问题，开展各国军方代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ｏｎｙ Ｏｓｂｏｒｎｅ， “Ｆ－３５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ｅｇｉ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ｎ⁃
ｍａｒｋ”，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Ｗｅｅｋ， Ｎｏｖ． ２８，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ｗｅｅｋ． ｃｏｍ ／
ｃｏｍｂａｔ－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 ｆ－３５－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ｅｇｉｎｓ－ｄｅｎｍａｒｋ．

Ｓｋｉｂｓｆａｒｔｅｎｓ ｏｇ Ｌｕｆｔｆａｒｔｅｎｓ Ｒｅｄｎｉｎｇｓｒåｄ， “Ｍåｌ－ ｏｇ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ｋｒａｖ ｆｏｒ
ｒｅｄｎｉｎｇｓｔｊｅｎｅｓｔｅｎ ｉ Ａｒｋｔｉｓ”， Ｊａｎ．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ｍｎ．ｄｋ ／ ｎｙｈｅｄｅｒ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ｋｔｉｓ－ａｎａｌｙｓｅ ／ ｂｉｌａｇ５－ｍａａｌ－ｏｇ－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ｋｒａｖ－ｆｏｒ－ｒｅｄｎｉｎｇｓｔｊｅｎｅｓｔｅｎ－ｉ－
ａｒｋｔｉｓ．ｐｄｆ．

Ｋｏｎｇｅｒｉｇｅｔ Ｄａｎｍａｒｋ Ｆｏｒｓｖａｒ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ｔ， “ Ｆｏｒｓｖａｒ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ｔｓ
ｆｒｅｍｔｉｄｉｇｅ ｏｐｇａｖｅｌøｓｎｉｎｇ ｉ Ａｒｋｔｉｓ”， Ｊｕｎ．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ｆｍｎ．ｄｋ ／ ｎｙ⁃
ｈｅｄｅ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ｋｔｉｓ－ａｎａｌｙｓｅ ／ ｆｏｒｓｖａｒ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ｅｔｓ－ｆｒｅｍｔｉｄｉｇｅ－ｏｐｇａｖｅ⁃
ｌｏｅｓｎｉｎｇ－ｉ－ａｒｋｔｉｓ．ｐｄｆ．

伍浩松：“丹麦和格陵兰达成铀出口协议”，《国外核新

闻》，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２８ 页。
Ｎｉｋｏｌａｊ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ＳＡＣ ａｔ Ｔｈｕｌｅ：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Ｐｏ⁃

ｌａ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１３， ２０１１， ｐ．９０．
曹升生：“丹麦的北极战略”，《江南社会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第 ３３ 页。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６ 卷

表之间的及时沟通，以避免因军事误判造成的

擦枪走火。 （３）支持在“北约东北多国部队”
（ＮＡＴＯ􀆳ｓ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ｓ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指挥级别

和国防规划方面的多国合作，支持由丹麦、德
国、波兰为主体建设区域安全结构———北欧防

务合作（Ｎｏｒｄｉｃ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五、结　 语

北极地区作为能维持北半球稳定的三大地

理区域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格陵兰也从昔

日的地缘禁区转变为丹麦的战略新宠。 随着全

球主要大国利益交织于北极地区，也必然推动

大国北极战略博弈的白热化。 中国倡导的“冰
上丝绸之路”，连接着亚欧大陆的两大经济区，
而丹麦则是“冰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
虽然当前俄罗斯在欧洲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会

对丹麦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但从欧洲集体安

全视角来看，俄罗斯在北极和东北欧地区的军

事冒险主义，可能会逼近丹麦的领土安全底线。
因此，《变革时期的丹麦外交与防务》表明领土

安全已经成为丹麦国家战略的优先议题选项。
丹麦北极战略的转型，既是北极地缘政治格局

发生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更来源于丹麦王国

内部的分裂危机。 抓牢格陵兰这一战略锚点，
坚持“丹麦王国是不可分割的单一行为体”，是
丹麦北极战略的奠基石。 在国内外为数不多的

丹麦北极战略研究成果中，多以经济合作或区

域治理制度建设为视角，对格陵兰与丹麦之间

的内部竞争与政治心理摩擦缺乏深入了解，这
将为笔者打开新的思路视野。 可以肯定，未来，
丹麦政府面临的考验将来自于格陵兰越来越多

地参与丹麦王国内政、外交、防务事宜，以及随

之而来的权益再分配。

编辑　 李　 亚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 ｏｆ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ＸＩＡＯ Ｙａｎｇ１

（１．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ｗｉｅｌｄ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ｏｗａｄａｙｓ，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 ｗｈｏ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ｒｅ 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ｉｌｙ ｈｏｓ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
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ｉｎ ２０１６，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ｒｋ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ｒｏｍ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 ｔｏ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ｂｕｔ ａｌ⁃
ｓｏ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ｃｈｏｒ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ｉ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 ｕｎｉｔａｒｙ ａｃｔｏ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Ｒｏｕｔｅ

６８


